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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顺应与制衡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态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定向性自然策略。
两种策略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并通过精神层面的内驱力作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顺应是人类历史

演进之初用于感知自然环境所做出的负向性适应态度,具有适应性、被动性;而制衡则是人类社会

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用于改造自然环境所做出的正向性反馈态度,具有创造性、主动性。武陵山区作

为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其先民自古以来传承着这种双向性的自然生态观念,并将其运用在民族村

落的建筑文化之中,通过村落的宏观选址、微观营造以及场所仪式等方式呈现出来。地方性生态知

识能够帮助我们用一种更加均衡的态度处理生态问题,这对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

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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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顺应与制衡:中国传统自然策略的理

论探究

  从人类演进的历程来看,人类在长期与自然环

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

情感策略,即顺应与制衡。这一对情感策略贯穿人

类发展的整个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囿于当

时的科学与技术能力,顺应式自然情感策略占领了

社会文化层面,并通过生产活动、建筑营造以及生态

仪式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并逐渐过渡到

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于是积极式自然情感策略

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通过这种具有主动性的

自然情感策略———制衡,来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

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三个阶段关系。从一开

始,人类一味地向自然索取,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

现自我的发展,这个阶段主要采取积极的制衡方式,
忽略了生态本身的脆弱性。后来,人类尝到破坏环境

的恶果,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生态的情感态度,这个阶

段突出了顺应的重要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
类意识到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共存的,保护生态环境

本身就是促进经济发展,逐渐调整对待生态环境的策

略,这一阶段注重探究顺应与制衡的相互性,试图寻

找解决生态与经济问题的措施和路径。[1]

(一)正向性与负向性:两种自然策略的定向性

分析

顺应与制衡是一对定向性的情感策略,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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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的方向性。为了更好地理解“顺应”与“制衡”的
概念与内涵,需要对“正向性”与“负向性”的概念进

行界定。“正向性”与“负向性”,源于生物学界对植

物刺激性的研究,后被引入到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人

类学领域,其理论应用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生

物学中对“正向性”与“负向性”是这样定义的:“植物

对单向环境因素的刺激会发生定向运动,向刺激来

源运动的现象为正向性,远离刺激来源的现象为负

向性,两者根据向性运动方向而定。”[2]教育学将这

组概念用于阐述教育学中的隐性功能,正向性指代

教育实践过程有助于系统化适应或顺应的贡献性功

能,而负向性则是用于削弱这种适应或顺应的损坏

性功能。[3]生态人类学学者罗康隆从文化的视角阐

述了适应与制衡的逻辑生态关系,并结合生态学的

理论与方法重新建构了人类适应与制衡自然的历史

过程、结构功能以及类型分析。[4]而本文所指的“正
向性”与“负向性”,是基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视
角来阐述的,即假定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将其

视为主体,而将相对于人而言的外界环境视为客体。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重新定义了“正向性”与“负向

性”的概念,并将其用于分析村庄的建筑营造及其仪

式。人们在应对自然的过程中采取的创造性、主动

性的情感态度,我们称之为“正向性”;人们在应对自

然的过程中采取的适应性、被动性的情感态度,我们

称之为“负向性”。
从词源来看,“顺应”指的是顺着某种趋势去适

应变化的环境而采取某种策略。《朱子语类》卷七十

四记载:“‘物来顺应’者,简也。”[5]其意为,选择“物
来顺应”态度的人,能够做到一切从简,以此来应对

生活中未知的风险和挑战,并且只会去顺应事物本

身的变化,不会做出相对的违抗、反对的行为。这是

人们为了应对变化的生态环境通过感知做出的负向

性情感选择。一方面,顺应式情感是实践主体对实

践客体的单向性负向策略,在遇到自然灾害、环境破

坏等情况时,原始族群会采取季节性迁徙、整体性搬

迁等方式来减少自然环境对其生存的影响。另一方

面,顺应式情感策略不仅是一种逃避性策略,还蕴含

了主体对客体的顺应之势。长期生活在农耕文明社

会中的人们将其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整理成地方性知

识,使其能够更好地依附于自然环境,以满足族群生

存和发展的需要。
制衡则是人类在应对和改造环境的同时通过反

馈机制不断调节,从而维持生态稳定性的一种策略。

它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正向性抗衡情感。[6]这
种正向性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

性,是技术进步和人们认知提高后的生存响应。人

们了解、学习和掌握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手段,并将其

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领域来实现对自然的正向性反

馈。这种反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手段

来实现对自然的改造,如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城镇化

建设,改善自然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及农业生

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等,这些都是人对自然做出的

技术性反馈;二是通过仪式呈现的方式来实现对自

然的制约,如效仿自然的生存法则,找寻自然的运行

规律,产生自然崇拜的互动仪式等,这些是人对自然

做出的文化性反馈。制衡策略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形

式相互依存,一方面,人们通过生态知识、技术手段

来改造自然不适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从而减少地形

地势、气候条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将

对自然的敬畏以仪式符号形式编织起来,通过具体

的仪式实践来签订与自然的“契约”,以换取村落的

安宁和谐。
(二)两种自然策略的关系及建筑表现形式

顺应与制衡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自然

策略,二者有着辩证关系,表达了人们对待自然的定

向性情感,通过精神层面的内驱力来指导人们的生

产生活实践。两种策略在功能层面相互影响、相互

联系,表现为以近似的频率作用于人们的自然实践,
并形成一致性的结果。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这两种策略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论。
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总结—认识—再实践的方

式探索自然生态的发展趋势,以求获取一套适应于

族群生产生活的地方知识和经验积累,这是遵循物

质世界客观规律的体现。另一方面,人类在遵循自

然生态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地方知识和经验积

累指导实践、改造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这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顺应侧重于遵循自然的方面,而制衡则侧重

于改造自然的方面,两者共同构成人们对待生态环

境的自然观念。两种自然策略在民族村落建筑文化

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中显得尤为突出。从建筑文化

的类型与结构来看,两种自然策略主要渗透于建筑

环境选址、建筑营造结构以及建筑文化仪式等方面,
并试图通过正向性与负向性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方面,顺应作为一种负向性

的自然策略,通过依偎自然的方式,以识得性地方性

知识来实现族群之间建筑空间的协调与统一。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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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制衡作为一种正向性的自然策略,通过建筑空

间形态来完成人们对待自然情感的象征性仪式表

达,其中既包括人们对建筑营造过程中仪式文化的

神圣性演绎,也包括人们将建筑空间作为仪式场所

的世俗性转化,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制衡自然情

感在建筑文化中的呈现形式。
武陵山区民族村落建筑文化的基因一直蕴含着

顺应与制衡这一对自然策略的灵魂,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与典型性,体现了多民族地区对待自然的情感

态度,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村落的对话,呈现

为文化交融的形态。位于华中腹地的武陵山区,主
要指武陵山及其余脉所处的区域,包括山脉、盆地以

及丘陵等,是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

过渡地带。该区域大致北以恩施与清江为界,东以

沅水流域为界,西以乌江为界,南则以苗岭为界,贯
穿湘鄂渝黔四个省市,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由于

地理位置特殊,其生态环境具有复杂性。[7]人们为了

应对自然生态对族群生活的影响,一直秉持双向性

的自然策略,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文明,并将其运用于

建筑空间。来凤县兴安村作为武陵山区的一个代表

性村落,位于鄂湘渝三省交界,形成了民族性与乡土

性的建筑形式,具有重要的艺术、科学和生态价值。
本文运用顺应与制衡自然策略生态观,分析当地土

家族民族村落选址、民居建造以及文化仪式的过程,
通过系统性阐述,总结武陵山区民族村落建筑营造

自然策略的特点与功能,在自然策略的基础之上,重
新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期为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关的参考与建议。

  二、顺应自然:来凤县兴安村建筑营造的

适应之道

  来凤县兴安村位于武陵山区余脉,属于典型的

喀斯特地貌,四周环山,村落依西北东南之势而建,
沿上坡有序分布,因其分布特点,当地人称之为“兴
安一面坡”[8]。村民在村落选址、民居营造等方面

采取了依偎自然的自然策略,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的

地方性知识的掌握来理解和寻找适宜的村落选址,
用以规避生态环境对于村落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
通过对地形地势、生态资源以及建筑工艺一般性知

识的掌握来探寻正确的民居营造方式,以探究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
(一)依附风水的村落选址

兴安村的村落格局遵循着中国古代风水学的四

项原则,整体呈现出“背山环水”的特点,体现出人们

对自然环境的依附性。民族村落作为特定族群聚居

形成的空间单元,其自然环境的选择决定了村落未

来发展的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先民在

建筑设计与营造过程中,总结了一套利于人类生存

与发展的理论方法,即“风水”。它不仅决定着建筑

外部环境的选择,也影响着建筑内部结构与功能的

表达。“风水”一词,可溯源于东晋郭璞《葬书》,“葬
者,乘生气也。气乘风而散,界水则止,聚之使不散,
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大致含义为:安葬死者的

地方需要蕴藏生气,而生气遇风则会消散,遇水则停

留。要让生气汇聚而不散去,运动到此而静止,这就

是风水的原理。随着风水术的普及,人们逐渐将其

作为一种选择居住环境、构造建筑布局的理论方法,
并贯穿于整个建筑勘测、选址与建造的过程。风水

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融合了中国“阴阳两形”的哲学

观念和民间传统文化中建筑、环境与生计的相关知

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致中和”的内在逻辑。
传统的风水学讲究“藏风聚气”,基本符合“觅

龙”“察砂”“观水”与“点穴”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套

系统性的选址方法是人们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

结出的经验与知识的聚合,是人们规避自然灾害与

风险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生态环境

决定着整个村落未来的发展方向。兴安村的村落选

址主要包括对周围环境的选择,涵盖山脉、河流以及

道路,形成了“依山而建”“绕山环水”以及“临近古

道”的基本格局。
首先,兴安村依山而建,符合“觅龙”的基本要

求。村落迎坡而建,下辖8个小组,分别为枫香坪、
王家界、巴墉(大屋)、瓦场、茶岔溪、中寨、下寨、岩
科,皆以山脉为中心,呈向心状分布。从历史来看,
早在200万年~250万年前,鄂西南这片土地就有

了远古人类的活动,先民以采集狩猎为主,土家族先

民以虎为图腾,这些具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历史文

化在当地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体现出来,也反映了对

自然的原始崇拜。对于风水而言,山脉就是龙,是
虎。龙虎交融,反映了中原的龙文化与地方的虎文

化的汇聚融合,龙虎是山地民族崇拜和敬仰的对象。
在土家族先民采集狩猎的过程中,地形地貌作为生

产生活的空间,不仅在物质方面给当地人生计保障,
也在精神方面为当地人信仰赋能。

其次,兴安村四面环山,临近活水,符合“察砂”
“观水”的基本要求。兴安村四周环山,临近酉水。
村内有发源于瓦场阎王洞的喳喳溪河,流经大堰河、
喳喳溪,自南向东汇入山脚下的捏车坪河。地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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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巅的王家界溪流建有水库,以保障村内四季用水

均衡。枫香坪组的大洞出水,四季长流,保障了枫香

坪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多余水量从紫阳宫的山崖

倾泻,汇入关山河。若从村落海拔800多米的最高

山顶向下俯瞰,远处山峰连绵,八面山危岩耸立,乌
龙山云雾环绕,酉水峡谷变幻莫测。按照风水学的

解释,兴安村四周山脉象征着前后左右四个方位的

神兽,具备传统建筑文化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

雀、后玄武环抱之势,而临近酉水则具有聚敛财富、
收录福气之意。[9]

再者,兴安村临近古道,符合“察砂”的基本要

求。兴安村处于交通扼要,重庆、湖南、湖北交界之

地,属于交通要冲。兴安村内外便民小道纵横交错,
交通便利。比较有名的是中路,路口建了大喇宫,自
沅江的酉水航道止于百福司镇,此为中原王朝经营

西南的重要道路。陆路驿道始建于明末清初,由总

铺(今翔凤镇)向南,经红岩铺、上寨铺、漫水铺,达于

卯洞铺。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后,来凤至

重庆酉阳老寨路、百福司至龙山桂塘坝路建成,兴安

村地处这两条路的交界。现代交通沿袭了古驿道的

走向,成了通向湖南龙山县、重庆酉阳县以及湖北百

福司镇的重要路径。交通便利是村落发展的重要条

件,决定了村落商品交换与流通的速率,而商品贸易

的发展对交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交通便利程

度将会影响村落未来的发展。
(二)适应环境的住宅营造

兴安村传统建筑营造符合《阳宅十书》对理想住

宅的描述,即“左青龙(流水)、右白虎(道路)、前朱雀

(池塘)、后玄武(丘陵)”,体现了对自然的适应性和

顺应性。从住宅样式与营造方式来看,当地以依势

而建的半干栏式吊脚楼为主。吊脚楼作为西南民居

建筑的代表性建筑,多依山靠河,为苗族、布依族、侗
族、土家族的生活居住场所。吊脚楼与一般的干栏

式建筑不同,不完全悬空,因此也被称为半干栏式建

筑。兴安村现有8个村寨,62栋吊脚楼散布在其

间,其中最具特色、保存较好的是喳喳溪吊脚楼群。
整个吊脚楼群依山势而建,呈现阶梯型叠加的布局

特点。喳喳溪吊脚楼群整体沿着青石台阶规律分

布,与当地山势地形、植被绿化、小溪绕流浑然一体,
形成了自然的采光通风长廊,楼群主道与通达入户

的小径自然连接,出行便利。
从民居住宅的地形地势来看,兴安村背靠青山,

视野开阔,远眺有群山环绕,临近有酉水长流,是理

想的住宅选址。首先,背依青山,象征着财富和资

源。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柴火是生火、做饭和烧水不

可缺少的资源。背靠青山更利于村民收集薪柴,以
满足日常生活的能量供应。其次,群山环抱,有利于

抵御外族和寒风。此地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多民族

杂居,自明清以来常有冲突发生。群山环抱,形成了

村落的天然屏障。再次,临水具有聚集福气之意,能
够在生活用水方面解决村民的水源问题。从建筑的

形式与类型来看,兴安村吊脚楼依势而建的建筑特

征符合当地地形与气候的自然构造。这种布局结构

充分适应当地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呈现出阶梯形营

造建制,一是通过阶梯形的群落布局来增加吊脚楼

本身的采光性与通风性,二则利用阶梯形制的坡度

高差来应对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的影响,
以实现建筑群排水的通畅性。此外,当地“坐北而朝

南”的吊脚楼方位选择,迎合了亚热带湿润季风“夏
季炎热、冬季寒冷”的特性,通过合理安排房屋的位

置与朝向来实现对屋内干冷暖湿的均衡调节。
从民居住宅的土壤环境来看,兴安村地基的选

择符合营造的一般性规律。在房屋动工之前,需要

进行地基的勘测工作,以确保房屋住宅的稳定性。
兴安村的地基勘测符合中国古代的辨土法。所谓

“辨土法”,是指在夯实地基之前,进行土壤合适性的

检测,根据土壤的固相、液相和气相来选择地基位

置。《相宅经纂》卷三记载了“阳基辨土法”,即“于基

址中掘地,周围阔一尺二寸,深亦如之,将原土筛细,
复还坑内。以平满为度,不可按实。过一夜,次早起

看,若气旺,则土拱起;气衰,则凹而凶。”从现代科学

的视角来看,住宅勘测的辨土法,土壤的固相、液相

和气相对应着颗粒、水和气,不同土壤的三相组成不

一,因而在土壤的轻重、松密、干湿、软硬等一系列物

理性质和状态上有不同的反映,这些物理性质又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力学性质和工程特性。[10]兴
安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壤以亚热带喀斯特

砂质页岩风化为主,砂土与黏土比例含量高,其承载

性、透气性、渗水性好,房屋住宅多选择石质砂土作

为地基层,通过勘测土壤固相、液相、气相,以实现地

基的稳固性与实用性。
从民居住宅的气候条件来看,兴安村建筑营造

时节和材料的选择符合营造的适宜性。当地人在房

屋动工之前,会选择合适的季节和日期,以避免天气

条件的影响。比如:在房屋建造之前,人们会考虑到

当地气候条件,将平整地基的工作推延至春季。一

方面,相对于夏季而言,春季雨水较多,但冲刷力较

小,不会发生由雨水过多而破坏原有地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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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铲平地基之后,地基土壤较为松散,合适

的雨水能够帮助土壤自然沉降,利于后续房屋建筑

工作的开展。从建筑的材料来看,兴安村的房屋符

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阴阳平衡”。房屋住宅的材料

选择非常有讲究,多以木材为主、石材为辅,其中木

材主要用于建造房屋结构,而石材多用于夯实房屋

地基。建造房屋的材料具有阴阳之分,根据材料本

身的导热性,分为阳性建材和阴性建材。阳性建材

主要包括木材、泥砖、红砖等导热性低的建材,而阴

性建材主要包括金属、玻璃、石材、水泥等导热性佳

的建材。[11]选择木材作为房屋的材料,主要是考虑

到阳性材料构造的房屋不易受到外在温度变化的影

响,具有更好恒定室内温度的功效。而选择石料材

质作为地基材料,则是考虑到石头本身的散热功能。
兴安村夏季炎热,石料的散热特性能够使得屋外的

炎热空气很快得到吸收和传导,以实现降温的功效。

  三、制衡自然:来凤县兴安村建筑仪式的

均衡之理

  建筑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单元,承载着许

多的仪式与功能。兴安村作为传统村落,具有代表

性和典型性,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

一套制衡自然生态环境的地方知识,并通过营造仪

式的空间性、物质性以及文化性来实现与自然的对

话,建筑文化具有地方性、区域性以及民族性的特

征。仪式与场所的交互性,反过来促进了当地的生

产生活实践。兴安村建筑仪式具有功能性的一面。
人类学家布尔迪尔曾阐述道,“文化来源于生产生活

实践,亦作用于生产生活。仪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
在民居建筑的‘场域’中展现出来,一方面受制于‘场
域’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处于社会

网络 空 间 的 人 们,并 参 与 到 物 质 与 精 神 生 活 之

中。”[12]兴安村村民以传统建筑营造空间为中心,衍
生出一套符合民族和地域文化特性的仪式呈现方

式,表现在建筑营造过程的仪式呈现以及建筑作为

场所的仪式呈现两个方面,并被赋予了实践性的功

能表达,以满足当地人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物质与精

神生活的需求。
(一)营造仪式的神圣性表达

当地的建筑营造仪式包含卜宅、择吉日和上梁

等关键过程。这些仪式体现了人们对于民居住宅的

美好期望和对制衡自然的向往。一方面,建筑仪式

通过象征性表达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另一

方面,建筑仪式通过功能性呈现满足了基本的生产

和生活需求。这种仪式性的活动不仅是文化表达,
更是社会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方式,既传达了对自然

的敬畏之情,又促进了实际建筑有序进行。
卜宅是指在房屋建造之前进行的一系列勘测风

水和选址朝向的仪式活动。专业风水师通过这一仪

式,凭借其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为建筑环境提供

功能性的指导,以帮助村民在适宜的位置建造符合

需要的房屋,确保房屋的外部和内部结构在功能上

达到均衡。在兴安村,卜宅仪式开始前需要请当地

知名的专业风水师“看风水”,即勘察地势定位,以确

定吉宅的位置和朝向。通常,这些风水师由当地的

“端公”(从事迷信活动的人,一般为男性,主要从事

捉鬼活动)和“土老司”(又称梯玛,从事祭神驱鬼巫

术的人)担任。通常在主人确定大致的方位后,风水

师使用罗盘等工具,按照“宅以形势为骨体,以泉水

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

服,以门户为衬带,若得如斯是俨雅,乃为上吉”的原

则,选定地基。在测定房屋方位时,一般以“左青龙,
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为选宅基的基本条件,即坐

北朝南或坐西向东,背风向阳,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选定地基后,会插上竹竿或树枝作为标识。[13]

择吉日是指在房屋动工之前,谨慎选择适宜的

季节和日期,以规避气候和天气可能产生的不良影

响。这一仪式的目的在于避免自然因素可能引发的

“文化诅咒”,这些诅咒通常以间接方式影响村民建

筑空间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民居建筑的形成、仪式

的举行,以及与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各个方面。
在选择季节时,当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悠久的传

统,尤其是在房屋建造的初步阶段,即平地基阶段。
鉴于当地气候条件,村民通常倾向于春季,因为春季

雨水较多,冲刷力较小,有利于地基的自然沉降。[14]

此外,选择日期显得至关重要。在建房破土之际,村
民会请风水先生看日子,选择黄道吉日,以避免冲犯

太岁,即在“太岁头上动土”,引发不祥。通常而言,
更倾向于选择双日,忌讳单日。仪式性选择有助于

确保动工过程在吉利的氛围中进行,预防可能的负

面影响。
上梁是指在建筑主体结构完工后进行的祭祀文

化活动,旨在祈求上天的庇佑。传统土家族的上梁

仪式以修建房屋的堂屋为核心,由专职的仪式人员

引导,通过仪式性的自然沟通,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这个过程突显了人与自然神的对话,通过文化

演绎方式满足房屋功能的尽善之需。在上梁仪式

中,梁木的选择是一个严格遵循仪式的过程。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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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不得取自房主家庭的后山,因此需要请风水师

在他人树林中搜寻,并在半夜秘密采集。在砍伐前

进行祭祀仪式,点燃三炷清香并焚烧纸钱以祭祀树

神。梁木在砍伐时需倒向东方,以寻求吉祥。下山

时,使用红布带系扛梁木,表示其为“偷”得,即便树

主遇到,也不会责问。整个过程融合了祭祀、风水和

传统信仰的元素。[15]上梁仪式开始后,进行祭祀,点
燃香火,祈求神仙庇佑。然后,掌墨师和贺梁官相互

吟唱“上梁礼词”,祈愿平安吉祥。随后,扇架搭建完

成,开始上屋梁。掌墨师和大徒弟分别站在屋梁两

端,念过咒语后削下一块木屑,由房主用衣尾装载,
然后用红布包裹并藏于梁木中。在此过程中,站在

扇架上的人将吊梁木的绳子投下,木工师傅唱“赞屋

歌”,然后用绳子将梁木安置在中堂两侧扇架的中柱

上。掌墨师师徒俩攀梯至梁头,为主人祝福。随后,
开始抛洒梁粑粑,伴随赞屋歌声,众人争抢,鞭炮声

齐鸣,唢呐奏响,场面热烈喜庆。[16]

(二)场所仪式的世俗性表达

传统建筑作为村庄的文化场所,成了见证仪式

过程的重要空间单元。所谓“仪式”,通常被界定为

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象征性的表演性的行为

方式。[17]兴安村村民将生产生活实践方式通过建筑

空间展示出来,对其自然生态观念进行抽象化的处

理,并通过一系列的象征仪式符号和行为呈现出来。
一方面,通过场所仪式的文化赋予,将其对待自然的

神圣性态度和对待生活的世俗性态度结合起来,使
之成为人们制衡自然的重要文化手段。另一方面,
通过仪式化处理,将自然观念以文化传承的方式延

续,利于代际传承和知识创造。
岁时节日,一年中依据岁、时、节等某种时序周

期循环的时间观念,举办例行性的仪式活动。兴安

村村民有过“社”“四月八”“端午”“月半”“赶年”等节

日习俗。每逢岁令佳节,当地有焚香烧纸、祭拜先祖

的仪式。整个仪式主要以堂屋、土地堂、庙宇为空间

中心,村民需要准备美酒美食与香蜡纸烛,通过叩拜

与作揖的形式来表达对先祖、神灵的崇敬之情。“过
赶年”具有代表性。相传在明代,东南沿海战乱,倭
寇侵扰,皇帝命令土家众土司率土兵前往抗倭。年

关将近,将士们要在除夕前出发,因此决定提前一天

过年。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行动,这个习俗一直延

续到现在。整个“赶年”仪式比较复杂,突出表现为

仪式在不同空间的转换。在墓园举行上坟祭拜,在
神龛前祭祀先祖,在土地庙祭祀土地神,在水井边祭

祀水神,在灶屋祭祀灶神等。吃年夜饭之前,在堂屋

的神龛前举行家族的祭祀仪式,以求家族兴旺。准

备食物和香烛在土地庙祭拜,以期来年风调雨顺等。
围绕村落空间和建筑空间展开的兴安村节日祭祀活

动,反映了当地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道教、
佛教文化的交融,血缘与地缘的混合。村落节日文

化的精神力量维系着村里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
促进村庄的团结和社会和谐。[18]“过赶年”时,村民

会在村庄的公共建筑摆手堂或村里的公共广场举行

跳摆手舞仪式,烘托节日气氛,增强村庄的凝聚力。
随着现代性增强,摆手舞仪式也被用于迎宾或与村

庄外的交往。仪式空间会根据具体情况在村落不同

建筑间转换,村口、村中道路和旅游景点均有可能进

入仪式空间。
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过程会有一些重

大的历史节点,这些节点一般都会举行庄严的仪式。
这些人生礼仪一般围绕建筑空间进行。每逢出生、
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时,村民会以堂屋为中心,举行

一系列的仪式,来实现人生阶段的转变。当地以干

栏式建筑为主,正屋多为“三开间”“五开间”。一般

情况下,堂屋位于正屋正中的一间,是举行人生仪式

的重要场所。正屋的大门开在堂屋,堂屋正对大门

的一方设有神龛,神龛上有“天地国亲师”位,左右两

边分别写着“×氏堂上历代祖先,九天司命太乙府

君”。神龛下方设有木制香案,用以摆放香炉、酒杯

以及祭祀用品等。有些村民家里没有设置神龛位,
而是用毛主席像替之。[19]堂屋作为仪式的中心,成
了仪式呈现的重要舞台。每当遇到人生大事,村民

便会请来当地的三棒鼓艺术表演者。一般四人为一

队,一人主演,其前置放一小圆鼓,边抛棒边打鼓边

唱;另外三人,一人敲马锣,一人抛刀(刀为三至五

把),一人耍“连绞棒”,此为花鼓演唱的基本形式。
唱词每板四句,多为“五五七五”句式,四句均押韵,
每板唱完后可换韵,间歇均用锣鼓,唱腔随地方声调

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候,三棒鼓表演也会在建筑围

成的院坝或建筑附属的广场举行。
面临疾病、天灾,触犯禁忌时,村民也会举行相

关仪式消除这些非常态。仪式的举行和禁忌的遵守

都会与传统建筑发生联系,与神灵和祖先沟通,一般

会涉及堂屋、神龛和一些公共建筑,如土地庙、飞山

庙等,也有可能涉及祖坟等阴宅。兴安村人在经历

各种超自然力量所致的关口、劫难时,往往会结合当

地的地方知识和仪式来治疗,以实现回归良好状态

的目的。一般会有两种情形需要举行过关仪式,一
是婴儿出生后经八字先生测算犯有关煞,需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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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二是幼童多次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害、不明

征兆的病痛,或经西医、中医治疗却久治不愈。仪式

过程以堂屋为中心,包括请神上香、执符念咒和断

卦、过关解煞等环节。请神上香由梯玛焚香念词,请
求各路神仙降临,以保佑小孩去除病灾,早日康复。
梯玛唱完唱词,然后占卦,依卦象来判定请神是否成

功。若成,则进入下个阶段;若未成,则继续焚香跪

请,一直到卦象显灵为止。梯玛低声念咒,并用公鸡

鸡冠血祭神,开始打卦,向诸神询问断卦的时机。只

有卦象显示圣卦,才可断卦,否则,要继续念咒、打
卦,直到打出圣卦为止。随后进行断卦。断卦是通

过刀卦的卦象判定治疗对象所犯关煞能否被治愈,
小孩能否养大成人。刀卦由司刀、宝剑、五根筷子、
惊堂木构成。司刀由八枚铜钱串成的圆形铁环组

成。梯玛将司刀、宝剑、五根筷子、惊堂木抛出,它们

落地时呈现的形状即为刀卦卦象。梯玛仔细观察并

解读卦象,并同助手低声交流,随后进入过关解煞阶

段。过关解煞是过关仪式的核心环节,仪式过程包

括重新布坛,梯玛卜卦,梯玛助手携公鸡度关,梯玛

助手抱小孩度关,拆关桥。[20]

  四、结语

顺应与制衡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自然

策略,表达了人们对待自然的一种定向性情感,通过

精神层面的内驱力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两

种策略在功能层面上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表现为以

近似的频率作用于人们改造和顺应自然的实践,并
形成了一致性的结果。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这两种策略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论。
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创造地方知识的方式来探索

自然生态的发展趋势,以求一套适应于族群生产生

活的理论方法,这是遵循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体现。
另一方面,人类在遵循自然生态客观规律的基础之

上,通过地方知识和普遍经验指导实践的方式来改

造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发挥主观

能动性的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顺应侧重于遵

循自然的方面,呈现村民的乐观、豁达和超然;而制

衡则侧重于改造自然的方面,呈现村民的积极进取

和科学探索,两者共同构成了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

自然观念。
作为传统的自然策略,顺应与制衡是人们遵循

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自然环

境、人居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整个实践过程,成了人

们应对自然的观念性法宝。来凤县兴安村村民依靠

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发展了具有顺应自然、制衡自

然特征的建筑观,并通过宏观的村落选址、微观的民

居营造以及象征性的文化仪式呈现出来。作为武陵

山区传统村落的代表,其建筑空间的自然策略对于

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当地人对待村落生态环境的依偎式建筑空间

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是人们遵循规律、顺应自

然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并将“三农”问题提到新的高度,提出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强调

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全面振兴。要

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宜居,需要遵循当地地形地势、
气候条件以及土壤植被的客观规律,实现人居环境

的和谐共生。兴安村村民通过建筑仪式的呈现方式

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情感态度,这是人们师法自然、
制衡自然的文化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

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21]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需要促进

文化的振兴。只有将自然空间与文化空间相互衔

接,才能在整体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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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andBalance:NatureStrategyinArchitecturalCultureof
EthnicVillagesinWulingMountains:BasedontheFieldInvestigation

ofXing’anVillageinLaifeng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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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aptationandbalancearetwodistinctnaturestrategiesthathavebeenidentifiedthrough
long-termecologicalpractices.Thesestrategiesmutuallyinfluenceandconnectwitheachother,shaping
people’sproductionandlifestylethroughinternalspiritualmotivations.Initially,adaptationrepresentsa
negativeattitudetowardsperceivingthenaturalenvironmentduringearlyhumanhistoricalevolution;itis
adaptablebutpassive.Ontheotherhand,balancesignifiesapositivefeedbackattitudeusedtotransformthe
naturalenvironmentafterhumansocietyentersindustrialcivilization;itiscreativeandproactive.Asamulti-ethnic
settlement,theancestorsofWulingMountainshaveinheritedthisbidirectionalecologicalconceptsince
ancienttimesandappliedittotheirarchitecturalculturewithinethnicvillages.Thisconceptismanifested
throughmacrositeselection,microconstructiontechniques,aswellassiteceremoniesconductedwithin
thesevillages.Suchlocalecologicalknowledgecanassistusinaddressingenvironmentalissueswithinour
societywithamorebalancedapproach.Itholdssignificantpracticalimplicationsforexploringtherelationship
betweenhumansandnatureduring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

Keywords:WulingMountains;architecturalconstruction;natural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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